清談一點鐘

節目主持人
：
曾志華
嘉賓

：
蒙古國香港領事館館長郭兆明博士
這裏是香港電台第二台，星期六早上，歡迎大家收聽，自從這個星期的清淡一點鐘宣傳聲帶播出後，很多人問我，被訪問的嘉賓到底會不會講廣東話，其實呢他當然會講，他四代在香港，是道道地地的香港人，為甚麼人家這樣問呢？原因為他的身份是蒙古國領事館館長。

四十八歲的郭兆明，背景充滿傳奇性，幼年時候曾經行丐，亦做過小販、車房學師等工作，後來投資地產成為億萬富豪。

郭兆明長期研究佛學，獲北京農業大學以及斯里蘭卡大學頒贈榮譽博士銜，亦曾經應邀到中國及蘇聯講解佛學，去年獲蒙古國委為榮譽領事，這個星期這位奇特人物將會出現在「清談一點鐘」，講述他怎樣由饑餓街童開始演變成富豪，以及佛學專家的經過，內容肯定充滿奇趣。
主持人：
現在是上午十一時十分，今日我的嘉賓是蒙古國香港領事館館長郭兆明兄，喂，早安，郭兄！
嘉賓：

早安！
主持人：
我相信好多人都不是很瞭解你的背景，在未訪問你之前我亦不知道，後來由翻查資料顯示，你的背景好奇特，發覺有的人說你童年做過小販，行乞，又做過車房學師，實質是否真事？
嘉賓：

人們知道得都清楚過我自己，不過還是講漏點兒。
主持人：
講漏啦，其實你的出生背景是怎樣的？
嘉賓：

我在香港出生，當時日本人打仗，所以我變成一個無國籍的香港人。
主持人：
其實香港好多人都無國籍，為甚麼你童年時代那麼窮困呢？
嘉賓：

因為當年，一九五零年代是南北朝鮮戰，我家父原本是海上的人，所以在上岸後呢掙錢比較困難。
主持人：
嗯，還是想問問為甚麼搞得家裏這麼窮呢？
嘉賓：

那當年好多人都窮，但我們又不覺得窮，因為個個都是這樣。
主持人：
個個都是這樣！
嘉賓：

其實你窮與不窮都是自己想出來的。
主持人：
你年青的那段時間讀書讀得很少，我知道你現在是一個佛學學者，我想問的是研究佛學與你童年貧困有無關係？
嘉賓：
是兩件事，貧困呢我們並無感覺說是痛苦，因為我們個個人都是如此，個個同學都這樣上下，你又沒想說人家有，或想自己有，就完全不像現在人的那種痛苦感覺，另外我們學佛是由於一個啟示；因為當年我試過有場病，媽媽沒帶我看醫生，就聽旁屋的六嬏說去黃大仙，那兒的佛堂，求簽及求神茶，我們那時很小，七八歲，神茶求回來就照飲，當時也見到他們的廟祝是在香爈裏取出的香灰，我飲完後就再高燒，高燒得抽筋，後來鄰居有些比較有理智的人就告訴我家父說這樣不行，你得帶兒子到醫院，跟著我們就去急症室，結果醫生說：如果再遲點來呢，孩子的生命就危險啦！
主持人：
那當時你七八歲，有沒有一個意念說，喂！有無搞錯呀，給我飲香爐灰！
嘉賓：
那時沒有這樣的意念，因為好多事都不是自己拿主意，有可能你父母講的話，你都是唯有服從，但到後來病癒，我的腳就行不得啦，有幾個月都要仰臥，原來是發高燒後影響的，到那時候我就覺得不可以說是不走啦，雖然媽媽和爸爸都叫別起牀，但我不聽，我要起身自己步行，就這樣一直硬走，後來慢慢恢復過來，這件事及另外有些事情影響我，就是我家父，他的脾氣比較暴躁，但這樣亦是鼓勵了我。我們曾經試過煮飯，小時候要幫他煮飯，拿著鍋經過時，沒注意到鍋向著他，就無端端的給打一頓，原來是他今日去賭錢，那我們就好奇怪，有無說法講有第二樣東西向著可以贏錢呢！
主持人：
換句話講就是你爸爸很濫賭，輸錢就找其他事情賴賬，說你用個鍋底向著他！
嘉賓：
那他不僅是賴賬這件事，還怨好多事情，有時說我們擺衣服，洗完的衣服掛的不好，走路時跨過東西，或者覺得房子的方位面向得不好，就是屬於迷信風水那類，他自己又要找占掛先生看相，算算那天能不能去賭錢，占掛先生說他那天有財，他就去賭，賭輸回來就怨我們，而不怨占掛先生。
主持人：
那你當時會否好忿怒呢，對於爸爸媽媽這樣！
嘉賓：
我們覺得是不合理，但不知道在哪兒不合理，可能是因為當時生活圈子的那些人都是水上人及木屋區居民，個個都差不多那麼迷信，我們能看到，每年七月十四日，在木屋區燒好多東西，經常燒得著火，我們自己家也試過拜神燒著東西，是後來救熄的。
主持人：
是否那時就已經導致你決心尋求一個解釋！
嘉賓：

尋求一個解釋，就是感覺到我們中國人的這種習俗會不會與帶給整個民族衰落的原因有關呢！我很小就有這個念頭！
主持人：
你覺不覺得其實有好多人都將研究佛學或信佛跟迷信拉上關係呢？
嘉賓：

這個問題就牽涉到他本身的見地以及他能否撞上正確的佛學。
主持人：
佛學有分正確與不正確嗎？
嘉賓：
有的經書是比較正統，有的呢則是傳來中國之後，皇帝跟和尚師姑們做的假經，例如武則天就曾造經典用來描述自己是羅漢轉世，乾隆皇帝亦將自己的樣子做成羅漢像，還有以前好多和尚是做國師的，功高震主，連合皇帝利用神話宗教，借釋迦牟尼的招牌統治中國人。
主持人：
換句話講呢即是好多早年的獨裁者或領導人都成功利用宗教來控制人們！
嘉賓：
是呀，譬如說你處境貧窮，那是由於你前世做的事不好，今生就該這樣受報應，這樣講呢人的命運就好像有東西給束縛住似的，你的努力是白費的，又譬如大家打開歷史，明明都對龍的歷史研究不到呀，那他說是龍的投胎，所以統治中國人，但我們又找不到這條龍出來！
主持人：
我想知道你自己本身信不信有命運或風水那類東西呢？
嘉賓：
先講命運，我不相信在後天的命運，但你說命運無存在又錯，有存在亦錯，應該將命運分開兩邊講，為甚麼呢，你的先天，例如你出生的環境，父母兄弟姐妹的組合，以及你的地緣，是不可以改變的，這證明是有一個宇宙的自然縛束力存在，但是你的後天就是自己可以改變的，所以說無命運是錯，有命運亦錯，要不我們人生的努力其不白費。如果你說它無命運約束呢，它有先天的力來束縛你存在，但如果你說全部依靠有命運來束縛而不用努力呢，整個社會將無進步，你亦會走失好多機會，所以我們在這方面要用一個很中觀的思想來看，我們接受宇宙自然法則的力，人不能抗拒，或是人類的科學領域尚未知道，但我們要明白當你能夠有獨立思考生存的時候，命運的大部份都在你手上，起碼都有八成到九成，以我自己為例。
主持人：
其實你信不信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呢？
嘉賓：

這個因果法則是有存在，但好多人以為做完一個行為之後，有它的成果，這為之報應，但我們不是這樣的看法，應該是怎樣呢，那個報應是即時出現的，當你去幫朋友或是做好事時，在你的腦海呢是充滿善意，你就已經受到心靈的報應，不是一定要計算後期的回應，因為我們大腦的架構是好奇怪的，當你有善意的訊息，你惡意及煩惱的訊息就無空間走出來，好像電腦一樣，是同一時間不能出來兩套資料。
主持人：
善、惡不可以同時出來！
嘉賓：

是指它們在你腦海的訊息，就譬如你有痛苦就不會有快樂，你在快樂的時間裏就不應該有痛苦，所以我們叫別人做好事，就不能夠說你做好事就有好報，這樣講呢做好事的人就不正當啦，因為你當這件事是交易。其實如果一個人在自己有限的生命裏，經常不斷地做好事，他就經常心境都是開心的，因為他的大腦無機會給其他不開心的意念有空間活動。
主持人：
今日在我直播室內的是一位著名佛學學者郭兆明博士，我們講起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其實好多人都很迷茫或者迷惑，從小到大，人家都教我們做善事，所謂種善因得善果，但是長大後發現許多人，看見他們平時對別人很好，亦很善心，但竟然可能會是受盡折磨才離開人世，相反有些為大奸大惡，整日害人欺負人，做盡壞事，竟然得長壽，這怎樣解釋呢？
嘉賓：

有這種情況，因為有的問題表面上看是好事，但在後期呢變成壞事，現在整個世界為甚麼這麼多麻煩，這麼多鬥爭，這麼多問題出現，就是一般人都以為他自己正在做的是好事，譬如有的政治家，鼓吹任何主意或者鼓吹某種宗教的人，我由就近的講起，以前毛澤東主席，他也將整個文化大革命當成是好事，我相信他動機真的是好，但無人想到後來這個變化能變成這樣，所以說現在，作為一個執政的人，或者是作為一個決策的人，他應該要很小心，因為他的意念認為好的事，發展之後究竟會怎樣，我們不得而知！人類仍然是最危險的，它沒有監察的系統去監察自己思想究竟是對亦或是不對，初始你以為是好的事，做到後來就變質啦！
主持人：
但是有的人，我們見到他明明是大奸大惡，明明是害人無數，又為甚麼會得益長壽呢？就是他們又好像挺開心似的，這種情況又怎麼解釋呢？
嘉賓：

這種事情有世俗的看法，跟它那個微細的發展是不同的，舉個例子，我以前在中國旅行，去到岳皇廟我都沒進去，團友問我為甚麼不進去，我說當年呢有好多人就說秦檜是奸的，但在我們來看，秦檜就不是奸的！
主持人：
為甚麼？
嘉賓：

因為他已經平息的是當年他那個時代的一個戰禍，至於岳飛那類巨子呢是一種愚忠，忠於一個皇帝，但你忠於的皇帝未必是對的嘛！
主持人：
但秦檜害死好多人呀！
嘉賓：

可是秦檜確實平息了當年整個邊境的戰禍，我們可以參照歷史，所以後期秦檜的孫子都中狀元，他的兒子中狀元，連孫子也中狀元，這個是很微細的因果運作。
主持人：
我想大家可以由不同的角度去看這件事，不過講起在香港的佛教界，好多人說香港存在許多不同派別，很多時候都互相有矛盾，甚至互相攻擊，其實你回顧現在香港目前宣揚佛法的人士，其實是不是都很複雜呢！
嘉賓：

嗯…這個是中國的一個悲劇，因為中國人在當年去取佛經的時候呢，就沒知道他取的佛經究竟是真還是假，因為他本身沒有一個認識的能力，就譬如現在歐洲西班牙的人來香港取經，去到書坊鋪，那兒好多甚麼的佛學書都有，未必是釋迦牟尼呀，那你見到個佛的字就拿回來，便會上當，當年呢中國就是在這方面上了當。我是到很後期，一邊收集資料，一邊在追溯它的根源，後來追到斯里蘭卡，才找回一套二千一百多年前翻譯出來的正宗釋迦牟尼巴利語經典，並送返給中國政府，再將這個歷史根源告訴中國政府，而他們就交代中國佛教會接收我這套經，在人民日報都有刊登出來，這就變成所有現在，在中國佛教系統方面，他們所引用的經文都並非是全面的，但這方面也牽涉到許多人的名利心等其他問題，大家自己整理個宗派出來，再自己說自己那套東西行得通，就這樣閙了千多兩千年，整個國家呢就一樣不會進步，祇是建多許多廟，不斷地搞多點法會，浪費信眾的錢財。他們年年都說超度，那我就問法師，你們的超度法會如果有效的話，今年做完就算啦，先人都走完啦，那明年又要再超度，即是去年那場不靈啦，他都不知道怎樣回答我。
主持人：
你作為一個研究佛學的人士，其實你讚不讚成求神呀、拜佛呀、供奉神靈呀、燒香呀那些事呢？
嘉賓：

釋迦牟尼沒有講過讓人們做這些事情，釋迦牟尼是絕對的無神論，就因為釋迦牟尼是無神論呢，我才可以在以前的共產世界國家成功推廣這套文化給他們，是無矛盾的，但是如果人們呢，你認為要用個神話去宣傳這個釋迦牟尼的學說，就已經是一個悲劇啦，因為釋迦牟尼從來無叫弟子去搞一個宗教，更加無叫弟子去說：人的智慧是在某個偶像那兒得到的，最簡單的，以前講過，就譬如說你入了間廟，你不知道你的心靈和智慧會被它毀滅掉，表面上這是件好事，譬如你進了廟，對著個菩薩又或者個甚麼神，你拜祂，跟著沾點香油吃會兒齋，走出廟後好像心境寧靜，你就以為沒甚麼，實際呢你心靈的發展已被祂累死而不自知，因為你的潛意識已經認為有個偶像或者一個神的力量是好大的，可以阻祐你的命運，你已經沒有了自己，跟釋迦牟尼予其弟子所講的，在整個宇宙，人的生命是至高無上，人之外無任何神的力量是大過人的，這個基本的教理已經被違反啦。現在祇不過是說他們去擺個神話的偶像在那兒，作為一種招倈術，作為一種令人家，令一些信徒的恐懼心理有機會宣洩，這個對那些信徒是不公道的！
主持人：
那目前在香港也好，在其他地方也好，搞到滿天神佛呢都是一些後天人為的來歪曲了本身佛學的意念囉！
嘉賓：

他應該是要歪曲的，因為這樣對他有利嘛，以前我們中國有個叫江相派的，它就是利用這些神話偶像作為一種千術。
主持人：
那既然人是有理智的，為甚麼又有越來越多的人信呢？是不是人根本就覺得他自己有好多東西掌握不到，就無耐，結果變成寄諸予鬼神呢？
嘉賓：

因為人通常有種僥倖心理，以及一種貪欲的心理，人類呢一般來講，他很少會去面對自己的內心世界，剖析自己並接受自己的內心世界的那種醜惡，他不敢面對，同時也不敢承認說：「吖！原來我的失敗是由於我沒有勤力工作、或者我的失敗呢是由於不守信用、又或者我的失敗是由於做事之前無詳細分析過、再或者我的失敗呢是由於沒向人家學習！」，他不去面對自己錯誤的行為，他要找好多理由去推唐……
主持人：
不過這樣呀，你自己都做過生意啦，香港真是有好多成功的富豪，我經常聽到他們盡信風水，做甚麼交易之前都說要問風水師呀，占卜呀，求簽呀，這些又怎樣解釋呢？那些人，部份以我們看來已經可能是大智大慧啦！
嘉賓：

首先香港成功的有錢人並不代表是大智大慧，因為香港是一個很奇特的社會，就是連我們所認識的賣菜的阿婆，她是不識字，但她敢跟人家去排隊炒樓花，在十幾年前，因為我是做地產的，我認得許多這類人，他們都會掙到好多錢，所以香港不少有錢的人呢，包括我自己，都祇是叫做因緣制會，不能代表真的有材幹，我們可以這樣講一句，為甚麼呢？就是說香港很奇怪，差不多屬於一個賭場，你若有膽量就已經贏一半啦，但如果你真有材幹的話呢，最簡單，我們見到許多有錢人，他們離開香港就已經不行啦，我們暫時還無辦法學得到人家一個其他國家的正式大企業家，是全世界都有他的企業。
主持人：
講起你的發績史啦，你幼年的時間做過小販，車房學師等，現在搖身一變，成為一個投資地產而賺得億萬的富豪，其實通常呢，你剛才也講過，香港賺大錢的人未必有大智大慧，祇因為在香港，他們適逢香港這個賭場的氣候，那你是否也是呢？
嘉賓：

我也是呀，但當然就不是說僅是賭博啦，還有一些準則！
主持人：
我想問的是你由做車房學師開始，過程是怎樣轉變的？
嘉賓：

我由做車房學師呢，就這樣一路到有能力時自己開車房，到開了車房後就發覺這樣並不是一個終點，後來我就走去日本，做二手的機械及重型車。在日本的時候，我學習到好多東西，因為跟我交手的有三凌的機構，以及有些很高級的職員。我學到他們那種時間觀念，以及他們那種勸奮的精神，他們早晨四點多起牀，就由橫濱出來東京與我會晤，即是我覺得他們那個民族成功呢，是有他們一個好大的因素，我在日本當年就是學到他們那個精神，給我的鼓舞很大，以及呢學到他們一套好完整的管理方法。在交手的過程中，學習到他們的就譬如說是開完會吧，哪些人負責組織，哪些人負責工作流程，分工精細得來又有系統，再譬如說會晤吧，在甚麼時間裏，該由哪班人上場跟你會談，到最後，又由哪班人跟你結案完場，節奏相當緊湊，大家都無浪費時間。
主持人：
我環看你的歷史呢，話說當年你做車房學師的時候，曾經有個著名的衫廠商人，由於賞識你，想將自己的女兒嫁給你，結果被你拒絕了。
嘉賓：

因為當年我很年輕，還未有興趣說是想到成家啦，所以就感謝他的好意，但他對我影響很大…
主持人：
為甚麼呢？
嘉賓：
因為在他臨終的時候，就是說他後來身體有病，他把汽車交給我負責維修好幾年啦，在離開這個世界之前呢，我就到醫院去探望他，他交代我說，雖然你做不成我的女婿，有幾句話，沒甚麼給你啦，交代你幾樣東西，第一，他告訴我說，在這個繁華世界，一般人失敗呢，有錢變沒錢就多數都是在賭場中出現的，他說最好呢在你有生之年，就真的要有個宗旨，就是不可以濫賭，你玩一下的那種當然不是問題，但是你濫賭呢就可以令你傾家蕩產，一生的努力都會化為烏有。第二點是說，你有生之年，就不要認識到一些對你不利的女人！
主持人：
哪一些是呢？
嘉賓：

或者他的意思是說，人家有丈夫的啦，或者你明知她的環境你又是負擔不起啦，譬如她是出現在一個娛樂場所認識你的，那她是去到娛樂場所的，她有個很大的背景，而你要有好大的責任承擔，你自己掙多少錢，你自己應該會計數。他歸根究底就是說，認識個不好的女人呢會令你身敗名裂，以及令你妻離子散，你不值得這樣做。
主持人：
就是不要搞女人，特別不要搞不應該搞的那種！
嘉賓：

是啦，第三點呢，他給我的鼓勵就好重要，他說人的一生，尤其是你的出生環境沒甚麼親朋戚友的助力的，就更加不能去騙你身邊的朋友，所有你認識的人呢，你不能騙他，這樣就變成將來就算你不做生意，你打工，你的朋友多呢，他們都有路子介紹給你，如果你做生意的話，你保持住無欺騙你的朋友呢，你的事業上一定會有好多人支持，就是你有一定的支持力。當年他講的這幾句話呢平時就有好多人講過，即是一個好普通的問題，大家都好似聽到，那麼他也有作這樣的補充，他說我講的話呢就是是人都會講的，現在我特別講給你聽呢，就是希望你切實去執行，就不是說聽了或者知道就算數，知道和做不做得到是兩回事，那我當年就在他病牀旁應承他，我會記住去執行。到現在，他的這三件事，我再回顧呢，真是挺利害，如果你做得到的話，就算沒發達，你的家庭、生活各方面應該都是好平穩的，第一，你沒了家吵屋吠，無桃色新聞，你也不會濫賭，不會搞到短人家一身債，加上你又沒騙你的老友，老友越來越多啦，就算他不關照你也不會害你呀！

主持人：
這幾樣東西看似老生常談啦，其實真是一個大道理…
嘉賓：

它是支柱呀，你無這幾條支柱，就起不到高樓大廈，它是人生的支柱！
主持人：
好多香港的所謂我們叫做醒目仔的，就是整日以為自己佔了人便宜呀，騙騙人就表示自己醒目，原來那些就是最蠢的，周圍都無朋友！

嘉賓：

是呀，你出去做事就沒了號召力啦！
主持人：
講起除了做人之外呢，我知道你投資地產，成績都相當之好，所以現在積累了這樣多身家，其實香港好多人都知道炒地產或者投資地產會發達，大家有這麼個夢，你可不可以講講，你投資地產有甚麼心得，覺得如果做得到那幾點呢，都應該大字上可行啦。
喜賓：

其實我本身呢就是一個比較不是能幹的人，但我有個長處，就是遇事都會去請教別人，譬如剛才說的，我又很好運，有這個老人家提醒我，他提醒的是些很普通的問題，我就照著做，輪到我去做地產入行時呢，我又是去找師父，找著呢就請教說，究竟你有甚麼秘訣呀，那他就講了幾樣東西給我聽，他說你想入行地產成功，你要有三個基本條件，第一呢就是要有膽量，這個最重要！
主持人：
怎麼叫有膽量？
嘉賓：

有膽量就是說你要有膽量，敢去買，他說你敢呢就贏一半啦，首先要有膽量去投資。
主持人：
這樣存不存在賭博成份呢？
嘉賓：

有賭博成份，他說因為你入行地產就是賭博，但你若夠膽量就贏一半啦！
主持人：
就是如果你完全不投資就無贏的機會，但是投資呢就可能有一半機會蝕本！
嘉賓：

投資呢你有一半機會贏，而且已經贏一半，但還要有條件來配合，第二點呢，就是你一定要勤力，勤力工作就可以將你的贏面更加廣泛。
主持人：
何為勤力？
嘉賓：

勤力是甚麼呢，勤力就是你要去調查你想買的那個物業的遠境，將來的發展情況、附近有無其他地盤呀、附近的交通網絡會不會改變呀、政府的城市規劃有甚麼能推動那個地方發展呀，這些你都應該要知道，所以是要好勤力的。
主持人：
即是要做足資料收集！
嘉賓：

一定要很勤力地做足功夫！
主持人：
不可以靠估計？可否說，看看，哎！這個地方風水挺好，位置不錯，這就買！
嘉賓：

不會，不可以，那第三點呢就是說要找到財神來支持你…
主持人：
在那兒找，誰是財神呀？

嘉賓：

當然最好有銀行支持你，但是銀行是需要你經過跟它有個來往才行，人與人之間信任呢最難就是第一趟，所以一定要守信用，譬如你初始時由銀行取得信用之後，就得一直保持住守信用，當然啦第一趟是最難的。如果無銀行支持呢，他就又教我要擴大交際層面，即是要物色一些能夠有財力的人在自己身邊，他說因為有錢的人，他亦是要投資的，當你真是這麼勤力做事，又找到好的路數呢，是大把人支持你的。
主持人：
好多人都說，掌握危機，有危才有機，危的另外一面就是機，那我看到的資料就顯示呢，在八九年的六四事件發生之後，大家的心情變得非常沉重，根本就無甚麼心機去投資，好多人也都是申請移民啦，但你竟然買進土地賺大錢，那當時你的心態是怎樣的呢？
嘉賓：
當時心態，第一個好強烈的信息，就是在我們這個中國大陸的政府，她已經是成了勢的政府，是無人可以說湊幾千萬就能推翻一個政權，這個簡直是夢想！
主持人：
怎樣湊幾千萬？
嘉賓：
當時香港好像有人湊了二千多萬，要來作為幫助民運分子嘛，喂！推翻澳門都尚未可以啦，這個真是笑話，湊二千萬搞革命，回去中國大陸！所以這個是明顯的信號，我覺得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很嚴謹組織的團體…
主持人：
這個是你在深入去瞭解後才知的？
嘉賓：
我自己有這個經驗，他們是有能力震懾到這個場的，以及他們是有能力將局面恢復原狀並化解掉好多矛盾問題，為甚麼呢，因為他們有個統戰部，是好利害的，再加上宣傳部的大力推廣，憑著一貫的工作能力，好多東西都解決得到，以及最重要的一點呢，我們大家都好公道的看到，在七十年代的中國，跟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中國，已經一直在進步中呀，那你還要求這麼多做甚麼呢！所以當年的八九民運發生時，我就有很強烈的信息知道，一定會好快就平息下來，所以才敢再入市進行投資。
主持人：
但是在那陣子賺錢，內心會不會有點愧疚呢，因為國家發生這麼大的件事，又有這麼多人受苦，並且當時大家心情又非常之低沈，你還有這樣的心情去賺錢呀、投資呀、買地呀…
嘉賓：
怎麼講呢，對於當年的那個問題我的看法跟一般人多少有點不同，我覺得這些是正常現狀，為甚麼呢，就著這個問題，我曾經在上海復旦大學講學，面對好多大學生，他們就問過我對八九民運的看法，我是這樣回答他們的，現在呢我再拿出來回答：我不是女人，我不知道女人生小孩子的過程是怎樣的，但我由書本上的知識告訴我，逢是一個女人，她要生小孩之前，她一定要經過震痛，所以我認為在未來的地球上，出現一個偉大富強的中國，這個是一個過程。我當年是用這番話在上海復旦大學答覆大學生的，但是那些大學生好利害，後來他們再追問我，你對馬克思主意怎樣看法，那我就告訴他們，馬克思是一個很有精神理想的思想，就等於一杯清淨的水，牛飲了就變牛奶，蛇飲了就變毒液可以咬死人，不關那杯水的事，我說我希望我們的祖國，牛多過蛇，這個就是我當年在上海復旦大學所回答大學生的。
主持人：
但是你自己是學佛的，研究佛學，就是研究佛學通常都是慈悲為懷，那你見到中國政府暴力震壓學生的時候，你完全無感覺嗎？
嘉賓：
我感覺呢就是說一隻手掌是打不響的！一隻手掌拍不響，我感覺我會為那些學生感到惋惜而多過痛苦，因為感覺痛苦是解決不到問題的，我感覺這些學生呢是好愚蠢，他應該要知道…人呢，你要做到能力範圍之內可以做得到的事，以及你要肯定自己所講的話，所用的力是可以在某個程度上改變狀況或者是有效果的事，不應該作無謂的犧牲！
主持人：
不過這樣呀，你回顧這幾年間中國的轉變，是不是無謂的犧牲呢？如果沒那次事件的發生，中國會不會加速她的開放，以及以這麼快速的步伐進步呢！
嘉賓：
這幾年的事是牽涉到…如果玄學點兒來講，連天都幫了我們中國，那次的八九民運，所有學生都是幫共產黨的，他們將共產黨的團結力量更加凝聚到一起，所以共產黨才有能力去擋住後來蘇聯解體的衝擊，跟著天再幫我們，一次華東水災，又將中國人的心再衝回到一起，我曾經在某個場合，答過人家的問題，我說如果這三件事，倒轉頭來出現的話呢，中國就已經好危險啦！
主持人：
即是不是八九年民運先出現…
嘉賓：
是呀，華東水災先行，蘇聯解體在後，跟著民運，中國呢就好危險啦，所以我說大家要珍惜。
主持人：
我又看到資料顯示你自己本身呢對於「中國共產黨」這個招牌，你認為應該不要再用，即是中國「共產黨」不要再叫「共產黨」，應該換掉這個招牌，為甚麼要這樣做呢？
嘉賓：
我是說如果一個智者呢！這個招牌本來就不是我們中國人的東西，這是蘇聯的東西嘛，作為一個智者，當然我們認為中國共產黨當年所有的黨員，大部分都是為國為民，為了我們的中華民族請命，為了建立一個新的中國而努力將中國的弱勢清除，但同時亦好無耐，在當年的情況，美國聯合台灣，來對中國政府作出一種封鎖以及一種對抗，她不投靠蘇聯，是無辦法生存的，這在當時是多少有點兒無奈，但到今時今日，這個「共產黨」招牌雖然原本是好的，可是也已經被那些蘇聯人給搞匝了…
主持人：
你覺得祇是蘇聯人搞匝的嗎，中國共產黨自己無分參與搞匝自己的名嗎？

嘉賓：
中國共產黨這方面呢是有好多是外在因素搞出來的，也有些是內部因素引起的，因為當年我們接收中國的時候，真是一窮二白，在日本人打仗之後，差不多所有人的質素、教育等都處於極低水平，以及毛澤東後來又搞個文化大革命，所有的知識份子都犧牲啦，又被人利用，我們作為中國人，我自己看呢，中國的當家是最痛苦的，國民黨痛苦，共產黨也是痛苦，地大災多，一般人講自己中國呢是地大物博，其實就是地大災多，大家能由歷史看到，由公元前二百四十六年到清朝退位一九一二年，在兩千多年期間，每年有四次天災，三次半人禍，中國人是大家互換子女來吃的，才得以生存，由清帝退位到十年內戰，八年抗戰，中國也都是年年大旱，到現在，目前大家亦看到，又是有大旱有水災，這種情況的地方呢，真是好辛苦好困難，當然我們不能排除有好多共產黨員的幹部，他假借共產黨的招牌，去入黨，借一些政策的漏洞來貪污濫權，去壓迫人民，這個有存在，但我們要知道這個並不是整個黨的精神，也不是整個黨想這樣做的，因為每一個政黨，每一個政治團體都會有它的敗類存在。
主持人：
其實如果你叫它改招牌，那改個甚麼招牌呢？是否應該完全無黨存在呢？
嘉賓：
我不是叫它改招牌，我是說，作為一個智者，我們無需要跟蘇聯共用這個招牌呢去背一個包袱，我們可以四兩撥千斤，現在世界上好多人講：吖！中國共產黨怎樣怎樣…，有的人又集合一些無謂的勢力來針對你，我們為甚麼要背這個名義呢，我們中國人，中國共產黨有這樣的氣魄，這個招牌，今時今日覺得沒這樣的需要價值，我們就改呀，用第二個名字，叫社會黨一類的也可以呀！
主持人：
這樣落不落得了台呀？

嘉賓：
不相干嘛，我們無需要執著於一個名相，無需要執著一個模式，我可以譬如說不用這個招牌，就可以化解掉好多無謂的衝擊，對我們有好處。

主持人：
其實我知中國的領導層經常會聽聽你講話，換句話講，你這個信息已經去到他們那裏，你估計他們真的會不會肯實現這樣事呢，即是不叫作「共產黨」！
嘉賓：
中國共產黨真是有那種精神的，在黨內有好多智者，但是現在呢不是這麼容易提出呀，因為整個國家這樣大，黨員這麼多，你突然間說提出來改招牌呢，就會引起了好多連想，喂！你究竟搞甚麼呀，但是大家都看得到，它已經改成叫「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啦，那兒就蘊涵有這個味道在內，但是我相信如果它能夠再作為一個智者，更進一步的將一些這麼無謂的包袱扔掉，對不對，是無意思的事情嘛！我們人生是為中國，中國人就是中國人，我不是為你這個招牌去奮門，他們中國共產黨員應該有個智慧，就是他們是為國泰民安而奮門，就算中國共產黨說它要永遠統治中國，沒人會不讚成呀，你做得好就得啦，無人會跟你爭做皇帝嘛，國家肯定得要人領導，你有甚麼困難就告給中國人知道！
主持人：
但是現在是否最大的問題是中國共產黨無人監察它，即是當一個團體，無人監察，無人平衡它的時候呢，就好容易腐敗，好容易攬權，好容易獨裁！
嘉賓：
在這方面他們已經進步好多啦，因為大家都看得到呀，現在他們的開放改革，對外邊的信息能越來越緊接，而且好多事呢都是封閉不到的。另外，大家亦要明白，他們的政策要封閉是有一定理由的，最簡單講，為甚麼他們要禁制言論呢？因為中國有好多人是文盲，有好多人是無知識的，有好多人是等於我們佛經中的一句術語呢叫「人非人」，他現人相，而他的行為不是人，最簡單大家看看，十幾個內地的犯罪份子來到香港，我們的治安就幾乎出問題啦，你說中國大陸有多少這樣的人呢？不可以講道理的，因為我比一般人清楚，他打劫的士司機，人家拿了錢就算啦，他可以割了司機的臔去賣，這種行為不是人，他現個人相而不是人。
主持人：
其實就是說為甚麼中國共產黨執政這麼多年，幾十年，都總是搞成這樣呢，為甚麼總是這樣多文盲呢？跟這個政府有無關係呢？
嘉賓：
國家太窮啦，人太多啦，大家應該要多點去…
主持人：
是否他們根本就無栽培人們吸收知識或者無發展教育呢？因為這樣可以方便統治呢？
嘉賓：
他們連飯都沒得吃呀，曾志華兄，又怎樣去再講讀書呢！
主持人：
不過這樣，現在的科技發達啦，就是應該開始大量發展教育，透過新科技，譬如電視呀，電台呀，如果現在還是要禁制言論，禁制人們的知識，就似乎是不合時宜，不合年代了嘛！
嘉賓：

已經開放多啦！跟七十年代比較，開放得好利害啦，以前大家哪個敢發表意見呀！再講句笑話譬如說，就算你有點兒好的政策，以前那些官員都不敢提出啦，提出來有生命危險嘛！現在提出又有可能要丟官，對於所有的這些，大家的確是有很多事情要原諒，譬如說，你不知道每一個國家的作風，每一個政府的做法，它是整理一份講辭叫你照著讀的，我是在中國叫作比較特別的人，我去任何地方演講，上電視，上電台，在大學周圍演講，無人看我的講辭，這在他們自己的官員都是不行的，哪個敢說可以自己出來講話呀，整理完一份東西給你就要你讀呀，這個是中國的國情，亦是劇程需要這樣做，人多嘛，你隨便亂講，講得人們那個思想起了困擾，社會就會動盪不安啦，這些好多方面，我是比一般人瞭解中國的，它都是國情需要呀！
主持人：
但是它現在的發展健不健康呢？

嘉賓：
可以說是開始走向健康啦，就是不會再惡化啦，作為中國人，我們應該有一種耐性、忍耐，就是說要諒解當家的困難，這個很重要，我不是幫共產黨說話，我在中國是一毛錢投資都無的，就算有人，他們用很優惠的條件給我做生意，我都不要，我說我對世間的銀子不是說不喜歡，祇是覺得我無需要辛苦，你給錢我賺，我也得做功功夫呀，我要回來開會，要回來看住伙計，要找人組織班子，你說是不是！我就無這樣的興趣啦，我說還是給多點兒機會別人吧！所以我在中國是沒有任何利益價值的，但是為甚麼我要支持這個中國共產黨呢？我整天跟身邊的朋友講，我說你們不要搞對抗，你要支持它存在，我們中國人真是需要一個這麼強大的班子去領導，這個國家才能夠發展，它的政策不好，方法不好，是可以改的，但是不可以打倒，因為沒有第二個班子可以代替，我們要用智慧看到，就算你要打倒人家呢，你都得留幾尺的位置給他睡下才行呀，你打倒人家又不留位置給他睡下，不是就連自己都壓死了嘛！中國不簡單的，在世界上五千多萬個黨員，我們不可以去喊點兒口號，抬高自己身份，打倒人家，這祇是講而已，用甚麼條件打倒人家呢，如果無條件而又要講的話，那你的動機又能得到點兒甚麼呢！
主持人：
時間差不多到十二點啦，不過總的來說呢，我想香港每一個人都想中國好，那麼為了中國好呢可以有不同的方式，各行各的方式，百花齊放，多謝你郭兆明兄！
  - 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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